
结婚之前，妻子曾有过犹豫，她认
为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没主见。
她觉得选择了我，以后可能会有后悔
的一天。如今妻子却发现这并不是缺
点，假如我太有主见，恐怕我们熬不过

“七年之痒”，甚至“三年之痒”。
其实我并非没主意，只是遇到拿

不准的事情，都会尽可能集思广益。
比如曾经投资一款理财产品，我隐隐
有些不安，就四处打电话征询朋友的
意见，他们或从事过保险工作、或具有
一定投资经验。妻子很不以为然，认
为我缺乏男子气概、婆婆妈妈的。

虽有保留意见，最后听了妻子的，
砸下了家里大部分闲置资金。起初收
益颇丰，后来亏光了收益，以赔了二十
多万本金告终。

若是由我拿主意，最后亏进去这
么多钱，大概率我们会离婚。我毕竟
比妻子年长不少，吃过的盐、走过的桥
的确比她多，对失败的承受力也强得
多，理财亏本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家庭
稳定。在面临存在较大风险的抉择
时，我放弃自己的主意，只是考虑到一
旦出现最坏结果，不至于产生很大的

“次生灾害”。

看到一篇文章，说赵忠祥生前爱好
收藏，因此和马未都成了好友。赵忠祥
曾自豪地说，他买藏品从未失手，马未都
却有过上当经历。原因在于他不自信，
每做一个决定前，都会到处问内行朋友，
一旦人家存疑，他就不去冒险。而马未
都由于是行家，一直很自信，每回都是自
己拿主意。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难
免会买到一两件赝品。

将这篇文章转发给妻子看，她若有
所悟。一个人的智慧和知识面终究是有
限的，多问问懂行的朋友，绝非优柔寡
断。

如今我又恢复了老习惯，遇事多征
求朋友意见。马老师家底雄厚，上一两
次小当无所谓。我等普通工薪族，损失
几万都不是小数目。主见这玩意儿，如
果只是为了向人展示有气魄，大可不必
拥有。

如今妻子也变得和我一样“没主
见”，遇见大一点的事情，也会征求可靠
朋友的看法。虽然意见多了，会增加选
择的难度，但起码能考虑到自己可能忽
略的思维死角，减小出错的概率。另外，
深思熟虑亦难免有时出错，我们都得有
坦然面对损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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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莉

写黄姐，“技师”两字斟酌许久，她
是我们平常说的美容师、按摩师、修脚
师傅、捏脚师傅，让人精神放松筋骨舒
展的活儿她都做，怕这么写黄姐看到
不舒服，还是文雅一点、流行通俗一
点，称她“技师”。

黄姐今年五十岁不到。十几岁就
闯荡社会，天津码头、北京胡同都待
过，刚开始，修脚、捏脚、扳筋、按摩、推
拿，后来面部护理、头疗……男女客人
都有，技术越来越全面。见的世面，用
黄姐的话说——海了去了。怎么个海
法？下至平头百姓、上至身家数十亿
的老板都服务过。

二十刚出头时，黄姐结婚了，丈夫
老朱比她小半年，黄姐正月生，丈夫七
月生，黄姐对老朱说：“我会跑了，你才
会拃，叫我姐。”大姐大的派头有了。
她去天津打工，老朱在家盖房子，最后
还差15000块钱收尾，那时候15000
块是巨款，窟窿愁死人。老朱母亲走
得早，缺乏安全感，不想弄房子差这么
多钱，慌了，赶紧打电话向老婆求救。
黄姐电话那头豪气地说：“钱明天一分
不少打给你，别怕，有姐呢！”自此，家
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问问老婆
意见。日子长了，老朱偶尔对这种自
己不做主的局面也不满意，会对老婆
无端生怨气，黄姐撒娇：“管你不满意，
不管你又拿不定主意，最后还得求着
我管，难死姐了。”黄姐还说，老朱这种
人就是奇葩：活着没信心，死又没决
心，不死不活很闹心；幸亏有姐我，姐
还就稀罕这朵奇葩。

在外地，黄姐不是老朱的姐，是
419号技师。一天干14个小时，客人
投诉一次，罚款500元，所有技师分等
级领工资，考核最后面30%的员工随

时准备卷铺盖走人，竞争激烈，淘汰厉
害。人家那些长得像明星的技师，陪客
人聊聊天就可以赚钱。黄姐说自个这种
貌不出众的，只有靠手法、力气去赚钱。
推拿、扳筋手法跟悟性有关，力气就是一
个顶一个做，只要有活干，不吃饭都行。
压力不可谓不大。偶尔电话回家，都是
报喜不报忧，拿着家乡小城十倍的工资，
做着丈夫眼里的大姐大，风光得很。

后来到北京，又成218号。服务行
业苦和累在哪里都一样。人家吃饱喝足
来享受，正常人睡觉休息的时间，就是技
师们的工作时间。有位客人连续点218
号三次，每次从晚上九点到凌晨四点整
整做头疗七个小时。这客人失眠，只有
这样才能放松睡一会儿。每次来一句不
聊，闭目养神。第四次来时，客人问218
号：“黄姐，看你这么努力、辛苦，看来家
庭负担不轻。”黄姐说，家里一儿一女，一
家老小三四口要养活呢。客人附和：“我
也有两万多人要养活呢。”黄姐吓得不敢
出声。后来才知晓，面前的这位，是赫赫
有名的房产大鳄，企业员工两万多。

儿女大了、孙辈有了，黄姐还是那个
火辣辣的姐，只不过不想在外地做，回了
老家，继续干老本行，兼带网上卖美容产
品。去年疫情期间，她的收入不降反
升。朋友圈产品卖得好，老客户还预约
上门服务。黄姐客源不断，技法好、肯出
力是一个方面。她早年在大城市，见证
世间百态、人生起落，以及她自己的心
路，都是她的魅力资本。她同情心、同理
心兼具，和客户交流很容易产生共鸣。
我就是喜欢和她聊天才找她的。

黄姐文化程度不高、结婚挺早、儿女
齐全，虽然操心不少却哈哈一笑撂多远，
辛苦又幸福，永远乐逍遥。这样的普通
人，真好。

自从那次妈妈生病以后，妹妹
开始与她不停地吵闹，从前姐妹相
亲相爱的场面再也不见。

妹妹从小受宠，习惯于依赖他
人，不能承受一点压力。婚前依赖
于父母，婚后依赖于丈夫。妹妹与
妈妈同生活于家乡小城，而她则十
多年前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搬到
离家几百公里的大城市。

她离开小城时，把妈妈托付于
妹妹。说托付，其实那时妈妈的身
体很健朗。父亲离世后，妈妈一人
独住，有一帮姐妹淘，整天在一起游
公园、逛超市，开心得很，根本不用
两个女儿操什么心。

但有一天，妈妈痛风发作，她把
妈妈接到大城市治疗，看好后送返
小城。妹妹的态度开始大变，说以
后让妈妈一年一轮地分别在两个女
儿家轮流住。她也同意。但老太太
在两个女儿家分别住满一年后，说
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余生只
想独住在熟悉的小城，和她的老闺
蜜们在一起。妹妹则不答应，认为
妈妈住在小城，养老就变成她一人
的负担了。

僵持不下。她也不知该怎么
办，天天愁得睡不着觉，不知如何安
排老妈。她直觉应该尊重老人的选
择，但又无法说服妹妹。她对妹妹
说，人老了也要自由。妹妹反驳，人
老了还有什么自由？她说，这句话
等你老了再说！不欢而散。

想想从前姐妹俩多好啊，曾经
有钱同花，“与子同袍”。她恨现在
自私的妹妹，甚至气愤地想，若妈妈
不在了，她再也不想认这个妹妹。
但某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妹
妹得了重病，她在梦里哭啊哭。哭
醒后，忽然觉得这个梦是在提醒她
什么。她也应该站在妹妹的角度想
一想。

妈妈再次病倒，这次得的是乳
腺癌。姐妹俩吓坏了，迅速团结起
来，把妈妈送到医院并做好手术。
出院后，她与妹妹心平气和地坐下
来商谈，如何让老妈安心养老。她
告诉妹妹，姐妹俩只有相互帮衬才
能渡过难关，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
个人强。如果一直争吵，不仅于事
无补，还有可能使事情变得一团糟，
因为妈妈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女儿们
因为她不和，心情不好，最容易使病
情复发，“家和万事兴”是古训更是
真理。她想出一个方案：妈妈还是
独住，她出钱请一个阿姨每天上午
来帮老妈做饭、打扫卫生，她争取每
个月回老家一次。妹妹因住得近，
可多看望妈妈，帮忙买药解决一些
生活上的小事。

如今，妈妈平静地生活着，妹妹
几乎每天都去看望。她每月回家吃
着阿姨做的饭菜，看看窗明几净的
家，还有妈妈开心的笑容，多希望生
活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啊。

黄姐的江湖

养老之争
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几天

耳道里面有点疼，让我有空陪他去
趟医院。

父亲已经80多岁了，耳朵有点
背，眼也有些花，但平时声如洪钟，
走路带风，怎么看都不像耄耋之年
的老人。

转天是周末，我起个大早，开车
直接奔去了父亲的住所。到那才知
道，父亲已经去医院看过了。医生
说，父亲耳道里面长了东西，年深日
久，堵塞耳道发炎了，需要消炎，做
软化处理，才能掏出来。医生说父
亲年纪太大，要处理必须让儿女陪
同，父亲这才主动给我打了电话。

一切准备妥当，刚想跟父亲一
起下楼，父亲忽然扭身回来：“等等，
我得拿着我的公交卡。”“爸，我开车
来的，您拿公交卡干嘛呀？”我拦着
父亲，父亲却坚持。我有些急了，我
还有篇公文要赶，公交车慢得像牛，
太得不偿失了。可不管我怎么劝，
父亲就是不听，拿着公交卡，非要让
我陪他一起坐公交。继母在一旁帮
腔：“你爸说坐公交就坐公交，依了
他吧。”

无奈之下，我跟父亲一同去了
公交站。半路上，父亲不顾耳朵疼
痛，不停跟我说话。我有一搭无一
搭附和两句，完全心不在焉。等待
让人煎熬，父亲在我耳边唠叨没完，
搞得我烦躁至极。公交车终于来
了，我给父亲找好了座位，自己站在
一旁，随意摆弄起了手机。父亲碰
碰我，继续跟我说：“你老姨给我来
电话了，说明年春天过来看我。”“咱
们老家王老太死了，你小时候，还给
你做过虎头鞋。”“帅，你也老了，下
眼袋都出来了……”

公交车走走停停开了一个半小
时，总算到站了。我带父亲下了车，
火速去了医院。扫行程码、出示健
康码、测体温、挂号……一系列流程
走完，时间又浪费了不少。眼看早
点回家的计划落空了，我干脆静下
心来陪伴父亲。

医生说父亲年纪大了，无法手
术，只能多来几次，慢慢掏。父亲斜
躺在治疗椅上，我握着父亲的手，医
生每动一下，父亲都要下意识跟着
动一下，嘴里喊着：“哎哟，疼……”

回去的路上，我们爷俩坐在公
交车上。城市像一片田野，缓慢地
越过我们目光所及的视线。近观眼
前的父亲，脸上多了几块老年斑，头
发白得不剩几根黑的了，父亲身上
被我忽略的衰老瞬间击中了我。父
亲的话依旧多，越过嘈杂，我努力听
着，用心回复着。

颠簸一路，父亲有些疲惫，回家
便躺下了。安顿好父亲，继母送我
下楼。车快启动了，继母才说：“帅，
别烦你爸今天非要坐公交。他不是
为了省钱，你轻易不来看他，他想你
呀。公交车慢，他想在车上多坐会，
能跟你多说说话。”

车开出去好远，眼泪才敢放肆
地落下来。

□刘士帅

被迫坐公交
□阿紫

没主见

□王晓


